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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我们家姓张，远近人称我爷爷就是《水浒传》中“浪
里白条”张顺再生，我爷爷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天才露
头。爸爸常常把我带到江边，教我如何在水上扎猛子。
时时玩着玩着，便喝了江水，奶奶知道后常常大骂。爷
爷却笑着说：“不要紧！江边人家的孩子不喝几口生涩
的江水，将来怎么驾船。”凭着爷爷与爸爸两代人风里来
雨里去的经营，我家买了一条大船，附近村里人都叫它

“黄梢子”。这条“黄梢子”是当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
夕安徽望江县华阳镇远近闻名的“巨无霸”，有三个桅
杆，爷爷说身长达到十五米开外。扯起风帆，上至武汉，
下到南京，大风大浪，往来穿梭自如。

1949年农历三月，我们村子突然就来了许多军队，
爷爷说不用怕，是解放军。整天在我村子、在我家进进
出出，一队一队的，比起进村就鸡飞狗跳的国民党军队，
他们威武而神圣，唱着歌，走着我从来也没看到过的整
齐而有力的步伐。有位姓李的叔叔告诉我歌名叫《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

我知道他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到离我家不远的华阳河
上训练，华阳河很大很长很宽，直通长江，但在江边处有
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遮掩着，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是看不
到的。许多叔叔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爷爷与爸爸教
他们怎样划桨，告诉他们必须一齐用力，齐起齐落。告诉
他们怎样在风浪中、在摇晃的船上站稳、瞄准、射击。我
们家的“小黄”也跟在我后面“汪汪”叫着。每次他们回到
村子，我与“小黄”就跟在他们后面转。李叔叔见我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手中的、背上的铁壳子，便连夜为我做
了一把木手枪。好漂亮！我一下子就在小伙伴们面前自
豪起来了，逢人就说：“这是我李叔叔给我的。”

一天，爷爷看起来很激动，走起路来快步如飞。爸
爸跟着一会往江边跑，一会往训练场地华阳河跑。快到
傍晚，我来到后院时，发现了我爷爷、爸爸，还有那个连
长。他们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我隐约知道，驻在我家的
是先头部队，明天就要打过江去。他们聊了很久。最
后，爷爷对着连长立下了誓言：一定会把战士们一个不
少地渡到江对岸。连长握着爷爷的手久久没松开。

第二天清晨，一声咳嗽把我惊醒了，我知道是爷
爷。我猜爷爷一定是刚从江边那条船上回到家中，昨
天，“小黄”带着我去偷偷看到，爷爷把“黄梢子”查了一
遍又一遍，把那把锃亮的舵把摸了一次又一次。

这时，连长进来了。“可以出发了吗?”
“万事俱备，只等你一声令下！”
“老伴呀！我和孙子在家烧红烧肉等你与儿子一同

回来吃。”爱笑的奶奶这会没有笑。这时，爷爷悄悄走到
了我的床边，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吻
得我痒痒的，然后飞快地走了出去。

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跟着爷爷与几名桨手快步去
了江边。

不一会工夫，我看见有火光，三个火球划过漆黑的
夜空，我知道那是信号弹，李叔叔与我说过。

“小黄”坐在我身边，与我一样不敢出声。
我听见了隆隆的炮声和喊杀声，一阵接着一阵，一阵

高过一阵……江面上，火光不断，枪声不断，轰隆隆，轰隆
隆……双方开始了激烈的交战。天有了亮光时，起了风，奶
奶说是东北风，爷爷爸爸划的船更快了。这回奶奶笑了。

雨过天晴，太阳升起来了。我和奶奶远远就看见了
爷爷和爸爸。我看见爷爷在向我们招手。

“我们回来了！”爷爷高喊着。
爷爷的脸上有泪花、有笑容、有微微的颤抖！
我立马冲向前去，爷爷一把将我举了起来！
江风吹动着爷爷的花白的头发，我听见有几个窟窿

的“黄梢子”的帆布哗哗作响。
爷爷似乎知道我的心事，他说我们家的“黄梢子”牛

得很，把叔叔们送到了江对岸，国民党只把它打了几个
小窟窿。

小宝，他叫着我的小名。我告诉你，刚才我们村几
十条船只一字排开，“黄梢子”最牛，像一只猛虎卧伏
着。连长一声令下，几十条船只在我家“黄梢子”的带领
下，开始冒着毛毛春雨向江南进发。

船至半江心，南岸国民党军队阵地上突然飞来照明
弹，照得江面上一片明亮。

真是天助解放军，船刚至江心，天刮了东北风，我迅
速扯起风帆，三个桅杆同时升起，风借船势，船借风威，

“黄梢子”快速跑到对岸。那些炮弹落到江中，掀起一阵
阵的冲天水柱，我们家的“黄梢子”稳妥妥的。

当“黄梢子”距岸不远时，解放军们纷纷跳进江里，突
击队员们冒着火焰，抢滩登陆，呼啸着冲向国民党军阵地。

太阳升起时，我看见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旗，已经
插上了长江南岸香山主峰。

小宝，爷爷牛吧！还没老吧！我是第一个到达江对岸
的。连长说我是渡江第一船，他还发了一个证给我，你看看，
说着从身上摸出了“渡江第一船”证书。我小心地摸了又摸。

我死劲亲了爷爷一下，爷爷又说，小宝，把这边险也
亲一下。

我又亲了一下。爷爷笑了，一家人都笑了。我说爷
爷的胡子好扎人！

“黄梢子”渡江记

她宛如静卧于长江之畔的一颗古朴
而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
承载了数不清的私家故事。这些故事
恰似繁星点点，璀璨而神秘，深深镶
嵌在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熠熠生
辉，永不磨灭。

我曾悠然漫步在安庆那古老的街巷
之间，脚下的石板路，就像是岁月精心
打造的琴键。每一次脚步的轻触，都能
奏响往昔那悠扬而深沉的乐章，音符在
空气中跳跃、飘荡，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与沧桑。那斑驳陆离的墙壁，是岁月这
位才华横溢却又无情的画家留下的笔
触，一笔一画都见证了数代家族的兴衰
荣辱。在某一处幽静而雅致的小院里，
或许曾有一位温婉如水的女子，她静静
地倚着那雕花的门窗，宛如一幅古典的
仕女图。她的目光悠远而绵长，凝望着
远方的天空，那澄澈的眼眸里，深藏着
对亲人远去的绵绵思念。那扇门窗，恰
似岁月铸就的精美画框，将她的忧愁与
期待一一框住，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
供后人在时光的缝隙中窥视。

江风总是裹挟着湿润而清新的气
息，轻轻拂过那些有着高高马头墙的徽
派建筑。我和朋友聊着早已记不清的往
事，沿着江边，看苍凉的秋风将沿岸的
振风塔吹得愈加苍老，那里没有刺向苍

穹的摩天大楼，只有饱经沧桑的遗址和
波光粼粼的江面，“渭北春天树，江东日
暮云。”我眯着眼睛感受着暖意。赶不上
清晨的阳光，傍晚的夕阳也一样的美
好。那些建筑绝非仅仅是砖石的简单堆
砌，它们是一个个家族的坚固堡垒，是
文化传承的不朽象征，承载着家族的灵
魂与尊严。在那深深的大宅院里，有着
严谨苛刻的家规家训，宛如高悬的明
镜，时刻指引着子孙们的言行。子孙们
在长辈的谆谆教诲下，在那弥漫着墨香的
书房中读书识字，传承着家族的希望之
火。庭院之中的桂花树，宛如一位慈祥的
老者，默默守护着这片家族的圣地。每至
金秋时节，它便慷慨地洒下满地金黄，那
细碎的花瓣似金雨飘落。馥郁的花香弥
漫在每一寸空气中，与屋内传出的琅琅书
声相互交织、缠绕，编织成一幅如梦如幻、
独一无二的绝美画面。曾经，长辈们住在
江边时，冬有围炉烤火，夏有静夜乘凉，他
们围坐在桂花树下，谈天说地，蜿蜒小路
从怪石嶙峋的底部步步向上而行，金银花
香一路吞吐在静谧的黑夜成为家族记忆
中最温馨的片段。

沿着江边徐徐走去，古老的码头宛
如一位沉默寡言却洞悉一切的老者，静
静地见证了无数次令人肝肠寸断的离别
与喜极而泣的重逢。一艘艘船只在江面

上穿梭往来，有的满载着家族的宏伟梦
想，鼓起风帆驶向那未知而广阔的远
方；有的则带着游子那炽热的归心，缓
缓停靠在岸边。也许曾有一位意气风发
的少年，从这里毅然踏上充满艰辛与希
望的旅程，他的背影在夕阳如血的余晖
映照下，逐渐变得模糊，直至消失在家
人饱含热泪的视线里，却在家人的心中
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牵挂之痕。亲人们的
热烈拥抱、喜极而泣的欢笑和饱含思念
的泪水，都如同涓涓细流，融入了这片
江水那永不停息的波涛之中，随着江水
的流淌，将这份情感传递至远方。

在岁月那永不停歇的流转中，安庆
恰似一幅细腻入微、色彩斑斓的画卷，
在时光的微风中徐徐展开。那些或喜或
悲的故事，那些为了家族荣誉和生存而
殚精竭虑、努力奋斗的身影，都成为这
座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如同深深烙印
在古城墙上的符号。每一个家族都是安
庆历史的忠实书写者，他们用自己的生
命为笔，情感为墨，在这片深情的土地
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些足迹纵横交
错，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让后人在
追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那
令人敬畏的厚重与暖人心扉的温暖，那
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是历史与
现实的深情对话。

安庆——长江之畔的永恒传唱
程嘉欣

一

虫子似乎是伴随着我来到这个世界
的，不离不弃。

这回是第三次租房。跟着房东的脚
步迈进偌大的院子，几棵笔挺的树高过屋
顶，绿绿的叶子在细嫩枝条的依托下向外
伸展，虽是夏日，院里却阴凉得很。地上
凌乱地盖着水泥块，四处散布着落叶，但
也是绿色的。屋角两小块地零星地长着
韭菜，绿绿的。

搬进来的第二天恰逢周末，夏末秋初
的夜是如此安宁。坐在院子里，点燃一饼
蚊烟，轻轻地摇着蒲扇为儿子送去阵阵微
风，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只不过那时摇扇
子的是母亲。

一天深夜，妻从外地研学回来，我睁
开惺忪的眼打开门。这时，妻哎呀一声大
叫，手指向脚，张着嘴惊悚地看着我。细
看地上，原来她踩着一只硕大的蜒蚰。跟
前两次租的房子一样，又是软体虫子。好
家伙，怎么还跑到屋里了呢？我一边挪开
她的脚，一边小声地安慰她。

打开院里的灯，才看到这里一片、那
里一片，全是虫子。对于这种虫子，我也害
怕得要命。我决心痛下杀手。拿来手电
筒、钳子，一只只地夹住，然后放到一堆树
叶上面，每夹住一只，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
眼里。经过一夜战斗，才算消灭干净。

本以为虫子不敢再来。一夜没怎么
睡的我，早上起来做早餐，竟然在锅台上
发现了一只正在游走的蜒蚰。明知道面
临着死亡或者痛苦，依然往枪口上撞！这
些虫子偏要跟我过不去！更可恶的是，第

二天晚上又来了许多，它们在缓慢地游
动，它们在快乐地交配，把石板地弄得黏
糊糊的、脏兮兮的。“再这样下去我要疯
啦！”妻低吼着。

二

我的老家在北纬30°附近，属于长江
中下游一个丘陵地带。这里最不缺的是
虫子，秧田里有蚂蟥，割稻时有飞虱，挖山
芋有地蚕，虫子一路黏着我，撵也撵不走。

母亲曾跟我说，房前面人家有棵
树，每到夏天就有虫子到处爬。一次回
家，远远就见母亲拿着一把大她两倍的
竹扫帚，在墙上、地上到处挥舞。我赶
紧小跑过去问她干什么。“这么多的虫
子，尽往家里钻。”母亲一边回答我，一
边不断地往外扫着。这种黑色的虫子还
有翅膀，你一碰它就飞走，不飞的也使
出吃奶的劲往门里爬。我和母亲费了好
大工夫才清除干净。

母亲本不怕虫子。干农活做庄稼哪
没有虫子呢？除草，有蝼蛄；摘菜，有青
虫；就是辣椒、茄子啊，里面或许就藏着虫
子。做水田、拔草插秧的时候，我最怕的
是蚂蟥，很大的一只叮在腿上，扯不下拉
不断，直到流出血来。至于那些蝗虫、毛
毛虫啊，我都很怕，但是母亲总是笑着帮
我弄掉，说：“一个大男人这么怕虫子，以
后怎么好。”

自那次起，这树上的虫子就没消停
过，天天往家里爬。母亲砍了些草，放在
树根周围点燃。随着滚滚烟起，树上的虫
子不时掉下来，摔在燃着的草上，滋滋作
响。但虫子还是天天光顾，令母亲焦头烂

额。不知哪天，虫子说走就走了，这是母
亲后来告诉我的。那年秋天，父亲被查出
胃癌，到第二年刚过完年不久就走了。父
亲走后，虫子不再来了。我想，这些虫子
是父亲带来的么，或者是奔着父亲来的，
又随着父亲离开了吗？

三

寒冬的早晨，空气中布满霜的味道。
黑色的棉布鞋在塑胶跑道上踽踽前行，慢
慢拉出一个弯曲的身影，一两只百节虫从
影子里钻出，爬向跑道中间。我抬起头，
前面是一位大爷在行走。每一次抬脚，都
格外用心，生怕踩到了虫子似的，落地的
那一秒，他呼出一口气，喉咙里发着呼哧
呼哧的声响。

几乎每天早晨，大爷都会出现在体育
馆的跑道上。他穿着厚厚的黑棉袄，花白
的几根短发下面，是架在高高鼻梁上那双
苍茫而坚毅的眼神。我一圈又一圈地慢
跑，他亦步亦趋地走着，不看我也不看地
上的虫子……太阳从东边不远处的楼顶
升起来，阳光射到红色的跑道，像铺满金
箔。草丛里，一只再一只百节虫钻出来，
跑道上，一个又一个人走着跑着，一抬脚，
虫子被踩扁了，发着恶臭。

又一个冬日，稀稀疏疏的人影在跑
道上走着，几乎寻不见一只虫子，我
猛然想起，已经半年多没看到那位大
爷了。冷风吹来，我心头一紧，他是
老了走不动了么，是生病了么，还是
死了？此后很久，我一直没看到大
爷，跑道上偶尔有只虫子在穿行，像
极了大爷蹒跚的样子。

与 虫 同 行
丁杏子

我到广州，秦方请我吃饭，我却莫名地想
起他在茨淮新河工地给我们做饭的时光。

那时候，我们大队60多人被编成一个队，
每天的任务就是挖土方、运土方。没有机械，
只能一锹一锹地挖，然后用推车向外运。有的
连推车也没有，只能用肩挑。

我们要挖一条两百多里长的人工河。
当然不止我们一个大队。附近几个县的

人都有，工地上到处是旗帜，人如蚂蚁般密
密麻麻。

开始几天还好，我们被一股豪情激励着，干
劲十足，每天挖运土方量都排在全公社第一。但
一个星期之后，腰酸了，背痛了，肩膀也肿了，脚
上磨起了泡，工程进度明显慢下来了。

一天晚上，大队书记陈印奇召集我们开
会。他的脸像塘里的淤泥，黑得瘆人。我们都
不敢看他。

咱们今天掉到了全公社第三，是我没管
你们吃饱吗？陈印奇的声音像炸雷在我们耳
边轰响。

沉默。没有人敢接他的话。
陈印奇最后说，明天要是夺不回第一，晚

上大家就都不要吃饭了。
大家都很害怕，我怕得尤甚。我家条件不

好，时常吃不饱，我主动要求来上河工，就是
因为工地上伙食好。如果晚上不给饭吃，这罪
受得就太不值了。

接下来两天我们果然夺回了第一，陈印奇
脸上溢满得意的笑容。

但仅仅维持了两天，我们的成绩又掉到了
第三。

陈印奇知道成绩时，我们已吃过晚饭。他
又一次召开会议，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明
天早晨不要做饭了，他对秦方说。

第二天我们空着肚子去上工，陈印奇当起
了监工。他一会儿向挖土的人喊：挖快点，磨
啥洋工；一会儿又向运土的人喊：跑起来，你
在那里踩蚂蚁吗？

我们都不敢懈怠，比平时更卖力气。日上
三竿，我们都累得气喘吁吁，肚子也咕咕叫起
来，走起路来脚下没了根。

那一天，我们没能夺回第一。
晚上开会时，陈印奇凌厉的目光在我们每

个人脸上扫来扫去。你们说，我们为什么干不
过别人？

饭都没吃上，怎么干过别人。有人嘟囔
一句。

陈印奇冲过去，扬起巴掌准备扇那人耳
光。但他举起的手终于没有落下去。他又环视
了一下大家说：明天你们要能夺回第一，晚上
吃肉；天天第一，天天吃肉。

我们都欢呼起来。若在家里，只有过年才
舍得吃肉。工地上伙食好，一个星期也才能吃
一顿。拿到第一就可以吃上肉，我们怎么能不
欢呼？

这可难坏了负责买菜的秦方。县里给的菜
金只够买青菜豆腐，如果多吃一顿肉，这周其
余时间就连青菜也吃不上了。

秦方找我商量，有没有办法让陈印奇取消
命令。我们是好朋友，但我并不想帮他这个
忙。事实上我也不敢和陈印奇说什么。

第二天我们真的吃到了肉，鸡肉。陈印奇
把他家里的两只公鸡杀了。

第三天我们吃到了鱼肉。那是秦方和另两
个伙夫下河逮的。

羊肉、鹅肉、鸟肉，甚至死兔肉，我们吃
到肉的花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少。后来干脆
连续两天第一才能吃一顿肉，但每人分到的也
只有虱子那么大几块。

那一段时间，秦方的眉头皱得像垄沟，深
得可以养鱼。他说宁愿去挖河。

有一天，我们吃到一种从没吃过的肉。照
例很少，但很香。我问秦方那是什么肉，他支
支吾吾不肯说。

以后我们又多次吃过那种肉，但我发现秦
方从不吃。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肯说。我虽心
存疑虑，但挡不住它的诱惑，依然吃得很香。

秦方也一直不肯说那是什么肉。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和秦方吃饭，我们

都喝多了。我又一次问那是什么肉？
鼠肉。秦方说。
我胃里一阵剧烈地翻腾，吃下去的饭全吐

了出来。
我抓住他的领子，你居然让我吃鼠肉？
听说广东人就喜欢吃鼠肉。他说。
我怒道：那你为什么不吃？
他说：我明知道那是鼠肉，咋能吃得下去？
如今，我看着满桌子的菜问秦方：你现在

能吃鼠肉了吗？今天该不会就有鼠肉吧？
秦方说：很多人都劝我吃，可我怎么也吃

不下去。你呢？
喜欢着呢！我说。

吃 肉
徐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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